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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超越：当代物质主义的哲学追问

张志丹 *
a

［摘　要］  当代物质主义具有多张“面孔”。它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并导

致了当代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危机以及“物质化生存”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批判和超越当代物质

主义，不仅有利于发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牵引和社会整合功能，而且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

和社会和谐，进而助推民族伟大复兴。从价值哲学上看，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金钱观上的拜金主义、

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是当代物质主义蕴含的四大价值误区。在当代中国，拒斥

并超越物质主义的基本进路，应该在洞悉物质主义根源之基上，通过科学发展、制度约束和价值观教育

等三大举措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  物质主义；价值误区；资本逻辑；拒斥路径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经济繁荣、财富激增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精神贫困、价值混乱的

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既相互分殊又关联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自由

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多样化社会思潮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它们相互借重、兴风作浪、为患已久、

影响日甚。在这些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物质主义在加剧当代社会精神荒漠、价值黑洞和文化真空产

生的同时，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批判与超越

当代物质主义，势必成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 当代物质主义的根源

物质主义在当代四处弥漫蔓延：为官贪得无厌，为学急近功利，为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毫无

疑义，物质主义毒害了整个的社会风气，使得重物质享受轻精神愉悦，重金钱实惠轻人格尊严、廉耻

荣辱，成为某些群体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自然”和“自然”价值。这清楚地表明，以礼崩乐坏、理想幻

灭、价值颠覆、道德虚无为表征的沉沦性时代症候已然出场。

*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形势下提升我

国意识形态功能战略研究”（12BKS06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

求研究”（15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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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拷问的是，何谓物质主义？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所谓“物质主义”是指，“全心沉迷于追求

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

上”。可见，物质主义是以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以及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或优先标准，

把物质享受、纵欲享乐作为人生价值圭臬的价值观。事实上，从历史发生学来看，物质主义虽然古已

有之，可它成为普遍性全球性的社会思潮乃至生活方式，则在现代之后特别是晚近之时。说到底，物

质主义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即在人类社会处于马克

思意义上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资本逻辑宰制的社会必然出现

的经济基础的某种“副现象”。概言之，当代物质主义主要有三大根源：

一是资本逻辑的宰制性影响以及社会的“过度商业化”、经济的“过度市场化”。在历史唯物主

义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道理，当代物质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

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资本逻辑。这种逻辑崇尚资本轴心、金钱至上、财富优先，其他皆是

鬼话。“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a“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

原则”b。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支配着经济世界，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关系的

颠倒、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以及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成为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诚如马克思指

出：“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

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

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c上帝之城被资本的魔力所摧毁，神灵隐遁无

形，而物被抬上神的宝座变成了“神”。马克思以犀利的笔触写道：“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

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

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

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d这样一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

有独立性和个性。”d

e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各种

价值颠倒的乱象就不会退场，“心为物役”的窘境就不会根本改变，与此同时，人崇拜自己所创造的商

品、金钱、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物质主义就绝不会自动退场。进言之，当代世界，资本逻辑不仅

是市场领域的主导逻辑，更是经济发展的主导逻辑，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宰制性逻辑。由之决定的

物质主义如同章鱼的触角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实际上，商业仅仅是经济系统或者社会

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而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但不要整个社会所有领域被“市场化”、“商业

化”。然而遗憾的是，当今时代资本逻辑已经日益僭越应有的边界，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

至殖民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包括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的人生梦想。由此，整个社会都优

先地高度认同物质占有，以物质占有为地位高低或尊贵与否的象征，而所谓“全民皆商”正是这种物

质主义的典型体现。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

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e

f著名哲学家西美尔指出，在现代社会，“货

币从一种单纯的手段和前提条件在内在上成长为一种最终的目的。”但是，“它恰恰只不过是通往最

终价值的桥梁，而人们是不能居住在这座桥上的。” f

g可是，如同西美尔所揭示的其中的玄妙之处那

样：当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绝对的手段”之时，在他们的心理上它就成了“绝对的目的”。金钱及其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37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 551页。
c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94、52页。
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6页。
f［美］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史晨主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 7页。
g［德］西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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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终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当金钱在人们心中高到不恰当的位置，世界就

倾斜了。

二是在“第三次浪潮”（新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当代社会已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为物

质主义的流布进一步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系统阐

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心理内驱力——资本主义精神（合理主义）

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有学者把这称之为“新教伦理的政治经济学”）。书中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纯粹

的物质活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新教伦理发挥着价值引领、道德规范的职能，即

丹尼尔·贝尔则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双核驱动”，即受到了“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

力”的推动。a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新教伦理尚能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价值牵引，那么

随着经济技术和物质财富绝对量的增加、生产型社会让位于消费型社会之后，资本逻辑必然会推动消

费、甚至是“烂费”（列斐伏尔语）以服务于自己的本质；资本主义必然会迈上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

不归路，因而势必出现经济、科技与精神、人文的对立或对抗，“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的

社会乱象。何以出现如此的窘境？“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

‘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性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

尽了能量。”b进而，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症结所在，是经济与文化、科技与道德、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人为分裂，即用高科技装备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文明却向人们传播纵

欲、推崇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悖谬分裂。其实，马克思早就深刻揭示了上述资本主义发展中宗教

伦理（新教伦理）被资本逻辑抽空而没落沦丧的逻辑必然性：“基督教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

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

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b

c当代社会已经告别匮乏社会，步入消费社会——一个“物品丰盛的、并由

大众传媒……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c

d，这就为“丰饶中的

纵欲无度”的物质—消费主义肆虐奠定了物质基础。当代严酷的现实表明，人类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

日益脱离文化滋养和价值牵引而在很大程度上走偏，在新媒体驱动下的物质消费主义，推动着极端消

费、过度消费、疯狂享乐、娱乐至死，而生活的物化、价值的虚化和生活的意义则趋向“瞬间感觉、技术

游戏”的“片面化生存”变为不争的冷酷现实。

三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遭“冷遇”语境中日益蔓延的非主流多元价值观，构成当代物质主义的思

想文化根源。实际上，精神空间中正能与负能价值观此消彼长，退场与出场互为前提，这是同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在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精神文化危机，出现财

富的大量积累和精神的惊人贫困成正比等悖谬性现象。反顾当代中国，尽管我们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厚德载物”已不成问题。当代中国成为差异

化、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分化及其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的自发盲目性由于缺

乏必要的约束（如治理缺位、GDP崇拜等）也会不断爆发出来，由于社会主导价值取向是利益驱动、功

利至上，主流价值观遭“冷遇”，相应的理想垮掉、信仰的缺失就是逻辑之必然。与此同时，物质主义还

有复杂的思想文化根源。比如全球广为流布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所彰显的主导价值观——功利

主义，对当代物质主义有着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就曾经指出：“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哲

学体系是功利主义。”d

e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于小私有制条件下的“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

ab［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 13、14页。
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第 54—55页。
d［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
e［美］G·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贝多广、刘沪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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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不生”a的极端功利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等，对当代物质主义也有重要影响。

总之，复杂的哲学和价值观的杂拌共同催生和助长了当代物质主义，构成其深刻思想文化根源。

可以说，今天是呼唤共识而共识又难以达成的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价值牵引力、吸引力、魅力显著下

降，而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价值观猛涨陡增，加之各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兴

风作浪，主流价值观受到挤压，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物质主义出场与蔓延的文化境遇和精神氛围。

二、 当代物质主义的价值迷误

总的说来，多面性的当代物质主义主要潜藏着四大价值迷误。其一是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物

质主义是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把人生价值衡量统统物质化。当前，享乐主义大受追捧，这些人主张

“观念革命”、打破“传统思维”，提出了“卸下道德重负、轻松生活”，“给享乐松绑”，并称“社会进化的

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等论调。从人生哲学层面来看，享乐主义存在两大倒错和异化：一是人生目

的的异化即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倒错。人是一种利益动物。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是灵

与肉、物质与精神（道德）维度的统一体，决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对人生的目的而言，物质追求是

基础，精神追求才是更高的需求，更能反映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以“义”而“群分”。物质主义主张把人的精神需求化约为物质需求，“人

生若朝露，行乐须及时”，其实质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的满足看成是人生的

唯一的、最高的追求，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这样势必造成对人生目的极大的

扭曲误读。二是人生价值的异化即前提与归宿的倒错。人的正常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固然需要

物质享受，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但自我价值和个人享受决不是生活的归宿和惟一目标。然而，

物质主义者为了所谓的“人生价值”、“人生成败”，不惜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毫不顾及人格尊严、廉

耻荣辱和品格节操。这样，“金钱”、“财富”变成了“神物”，而人却异化得不像人。实际上，一个人的

幸福主要不在于个人的享受，而在于自身的完美和人类的幸福，在于他的“类本质”的实现或者他的

“类活动”所达到的广度、深度、高度。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b。显然，只关心物质享受和扭曲欲望的满

足，而不关心“该不该”的物质享乐主义，必然走向主体的自我封闭和价值迷失。

其二是金钱观上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以无止境地占有物质财富、金钱货币来满足自己的贪欲，

强调以拥有物质财富来获取满足感以及彰显社会地位晋升的价值观，而物质主义者会以消费购物显

示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以此赢得他人的注目、尊敬及自身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它是享乐主义，同时

也是拜金主义。所谓“钱能成神，无所不能”。早在中国晋代，文学家鲁褒在《钱神论》一文中以生动

而深刻的笔触描绘道：“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

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百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

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

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晋］鲁褒：《钱神论》）无独有偶，著名货币哲学家西美尔写道：“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

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

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

a《列宁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499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 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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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无数次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目标为

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a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直接宰

制着经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德性，导致道德的两面性、暧昧性。马克思说：“随着金银被看作财富的

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金银的积累怎样得到了真正的刺激。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

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b货币拜物教中的所谓

“节俭”与“奢华”，并非抽象的两个善与恶、好与坏的道德品质，而是皆以货币、金钱为取向的道德观，

因而也是变了味的物化价值观。

其三是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为了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物质主义的信奉者以“炫富”、“露富”、

“显摆”来“吸引眼球”，或者博取别人的肯定与尊重，中国历史上晋代著名的“王石斗富”就是如此，

认为唯有如此才是个人身份之象征，人生价值之彰显。诚然，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必需，也是经

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构件。因此，正常的消费本来无可厚非，我们要反对的是消费崇拜、唯“物”

是从，甚至用物质替代精神、填充心灵的“庸俗的消费主义”。后者流风所布，致使消费与自身的本

真价值渐行渐远，只是为了填充被海量版的广告不断鼓噪忽悠起来的欲望。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哲学

家马尔库塞曾经认为，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过着一种表面上安乐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住宅、汽

车、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消费品，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安乐”。因为这些“需要”不过是资本

主义商品体系建构出的“虚假的需要”。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要还是满足这些需

要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人们在把物质需要定格为自己的唯一需要

之后，实际上已经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经把“商品作为自己魂牵梦萦的中心”。拥有再多，也永

远不够。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布朗指出：“唯物质主义已排挤掉了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社

会伦理，即一些以生存、个性发展和生态和谐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导致人们把“生存的最终目标服从

于消费的最终目标。个人的身份已与物质财富的积累相提并论；社会进步也已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提

并论”。c

其四是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GDP拜物教”。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及其变种的“发

展主义”），实质是突出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的物本主义，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说，发展尽管是有先有后、有层次有重点的，但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应该保

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但是，物质主义只重视物质财富不重视精神财富，只重视私人

财富而不重视社会财富，与“真正的经济或商业”渐行渐远。在物质主义的视镜中，世间几乎所有的

东西均被物化了、货币化了，或者被当作“生产要素”，或者被当作“人力资本”，统统化约为利润最大

化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

和实际的贬低。”d而且，物本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足以解决或者会自动地解

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所谓“私利即公益”，“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实则是新自由主义者制

造的最大的理论幻象和谎言。放任物本主义的横行泛滥，只会使得社会跛足前行、失衡发展，只会把

人仅仅当作物来看待，剥夺人格尊严，只会祸及科学发展和民生建设以及导致政治生态被恶化。物

质主义崇尚物本主义的发展观，从而导致权力观、政绩观的扭曲异化。不难想象，在一个崇信物本主

义和GDP崇拜的政治生态中，官位拜物教，溜须拍马、买官卖官等官场丑态陋习很容易大量滋生、到

处蔓延。

a［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 10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183页。
c［美］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祝三友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 279—280页。
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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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物质主义的现实危害

当代物质主义存在诸多的价值倒错与思想迷误，危害多多。这里，我们主要谈三点：

其一，导致主体的灵肉冲突，精神迷失。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认为，对物质财富

要求的日益增长，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叔本华曾经说道，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

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固然，我们无法拒斥功名利禄，要在“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由

于物质主义者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误判，对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误读，沉迷攫取、贪图享受，

必然陷入自身的形神分裂、身心失衡、灵肉冲突的泥坑而难以自拔。在全球化的当下，当代中国所

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人类本身的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演讲时，曾经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时代的

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所作

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

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较多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

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a不

难看出，黑格尔所描述的这种灵肉纠葛、内外冲突，不仅是当时，同时也是当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

照。一个人固然不能没有物质生活，但是，精神是人的物质生活的领航者，因而精神生活更加重要。

“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b物质主义者，以

过分追求物质占有、物质享受，忽视或贬低精神享受为旨趣，必然导致身心绝缘，人格分裂。若事与

愿合尚好，否则，极有可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最终酿成险象环生、祸人害己的“无言结局”。事实

上，鼓吹和兜售占有和享受物质就拥有了“精神”和“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论调，这是资本宰制下的

现代媒体精心炮制并不断复制的意识形态神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古话，只是强调了一定的

物质条件是人有德的基础，但这种物质基础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人类精神提升的翅膀，缺乏必要的

教化和自持，它也很可能使人精神沉沦、价值倒错。灵魂的拯救离开了主体的价值理性和自持，是

不可能达及的。毫无疑问，物质主义并不符合全部的人性，更不符合人性的本质。正如著名哲学家

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因为物质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

依附性和破坏性”。而现实生活启示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将其不断节省下来的时间成功地‘消磨’

掉的人才是快活的。”c

其二，干扰科学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科学发展观主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以人为

本、科学与价值平衡的发展。物质主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物质至上的发展主义，“大量生产——大量

消费——大量废弃”，造成发展的伦理价值迷失，势必走向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非持续性的发展”。而且，“我买故我在”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口号，唯有如此，才能显示自

身存在的价值，以“露富”、“炫富”、“显摆”等等来吸引眼球或者博取他者的肯定与尊重。这样，不要

说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就连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都显得奢侈。诚然，消费

是社会生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任何消费都天然合理。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正

常的需要和非正常的需要，非正常的需要并非人的本真需要，而是超出人的正常需要的畸形扭曲的需

要。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家认为，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并非是主体在消费“东西”，而是东西在“消费”作

a［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 1页。
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384页。
c［美］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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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体”的主体。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的内在破坏其不可修复的程度也许丝毫不亚于环境破坏”，

也正因为人遭受了“内在破坏”，陷入了精神堕落，即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了，才导致了全

球性的环境破坏。a“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资源有限且财富并未充分涌流的情况下，贪得无厌、欲壑

难填的物质主义连同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极大恶化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雾霾频

现、环境恶化等生态危机。

其三，动摇理想信念，败坏社会风气，加重价值危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b西方

现代化尽管成就不菲，迄今却尚未走出科技与人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悖论，究其原因，恐怕与物

质主义的泛滥大有关系。物质主义崇尚物质至上及其随之而来物欲横流、纵欲无度，必然败坏社会风

气，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社会和谐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物质主义是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重

灾区”，它嘲笑理想和崇高、拒斥形而上、回归形而下。这样一来，理想信念以及主流价值观，势必被

淹没在物质主义的冰水之中。实际上，物质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拜物教。拜物教是丧失自我的开端，

是迷失自我的森林。拜物教是灵魂堕落的开始，是精神死亡的降临。丹尼尔·贝尔说道：“各种文明

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

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从禁欲到享乐。……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

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c试想，如果政治领域里物

质主义泛滥蔓延，出现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行贿受贿、跑官卖官、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不仅背离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形象，而且会动摇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败坏社会风气，加

重价值危机。

四、 拒斥当代物质主义的中国路径

社会的发展需要双轮驱动，物质文明固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车轮，在物质贫乏的荒漠上难以生长

出精神文明的绿洲，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实质进步失去了物质依托。可是，“假如一个民族、一

个文化完全走到物质主义的路线，完全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目标，完全迷失了实现精神思想和价值的途

径，那么物质主义的文化迟早也会面临崩解式微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警惕。”c

d而且，物质、财

富、享受毕竟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人无法栖居在“纯粹手段”的桥上。有学者认为，“哲学从早期

现代社会以各种观念主义哲学（追求精神的理想化或观念化），到后期现代社会精神主义哲学（追求精

神的处境化或肉身化），再到后现代社会以物质主义哲学（意味着精神的物质化或碎片化）。”d

e由此可

见，尽管物质主义的出现是哲学发展史证明了的，可这并不能说明当下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主义阶

段”就是“历史的终结”、“物化的个人”是“最后之人”。其实，现实具有内在的自反性，物质主义的肆

虐及其危害本身预留了走出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空间。当代中国，需要拷问的是，在社会发展、财富

的增长的同时如何拒斥物质主义、走向“后物质主义”价值e

f的健康道路？总的来说，拒斥当代物质主

义的中国路径主要有三：

其一，发展生产力，推动科学、创新、绿色发展是基础。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够促进发展，只是它是

a［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 40页。
bc［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74、130—131页。
d［美］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 41—42页。
e杨大春：《观念主义、精神主义、物质主义与精神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 1期。
f美国政治学家 Ronald Inglehart 将表现为注重追求富裕、繁荣经济、秩序与安全、个体自由、政治参与的传统保守的价值

称之为物质主义价值；同时将表现为重视非物质性的生活目标，如工作中的满足感、个体发展、自尊感、环保意识、志愿服务等
的现代价值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Vgl. Hermann T. Krobath：Werte，Wuerzburg 2009，S.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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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的自杀式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关键看“何种发展、如何发展”。当代物质主义社会极力攫取非

人类能源；在利用这些能源时，他们却极少考虑到潜在的能源自身所具有的非工具意义。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带来了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价值观念危机，充分体现了货币作为财富形态的迷人魔力。所以，

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异化的拜金主义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价值颠倒、道德沦丧的社会。面对资本主

义发展带来的诸如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平等的矛盾、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失衡等问题，要理性地认识这

些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必然表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决不能因噎废

食，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发展。事实上，如果停留于“小国寡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甚至连提出反

思当代发展问题的前提都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未来社会精神文明“是以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

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基于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归山林”、退回到

幻想中令人向往和沉醉的“田园牧歌”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发

展生产、增加财富，只要以遵循现代生态学认为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必须保持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

范围之内为前提。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体来说，“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b特别是在新的时代

语境中，要讲求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生态文明意识，吸收资本主义合理的组织生产和管理方式、经营才

能，为超越物质主义以及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生活基础。否则，离开了科学发展这个物质

前提，走出物质主义绝无可能。

其二，加强刚性的法治和制度建设，借力媒体和社会监督是关键。“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

是因为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c面对充满危险的世界和差异

化的利益，如何协调整合不同的利益，如何做到“沉沦于物”到“物物而不为物所役”的完美转身，重

构属于“大写的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生态，是当代物质主义“倒逼”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刻不容

缓的课题。扼制和治理当代物质主义，没有法治和制度建设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以法治和制度

的利器扼制和打击物质主义在政治领域猖獗蔓延。在历史上，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陀猛烈

抨击权力欲，认为权力欲是一种最恶劣的欲望。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地产生腐败。特别是

对良性政治生态的建构而言，对官场的物质主义的约束，说到底是对权力的约束，约束过分膨胀的权

欲、官欲。只有如此，才能彰显政府的公信力，避免“塔西陀陷阱”的出场。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

唯有强化法制和党纪，充分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和震慑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锁好笼门”，

才能根本铲除享乐主义的温床。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结合。研究界划不同消费之间的必

要界限，保护个人消费、常态消费，严厉打击公款消费、奢侈消费和腐败消费。此外，强化网上通报和

接受网民监督的机制，以杀伤力极强的网络监督扼制物质享乐主义。曾几何时，网络文化以及自媒体

对于物质主义的散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必须恪守道德底线，真

正担负起自己的社会担当意识，勇于、善于批判那些腐朽堕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净化

媒体生态。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第 538页。
b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211—212页。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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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主观认识上，补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之“钙”，加强价值观教育是保证。拒斥物质主义，他

律因素不可或缺，但自律则管得更为久远。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教育说服的“攻心战”，让人们

（以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为主体）从“心为物役”的认识迷宫中走出来，使外在的压力、束缚内化为内在

的信仰和追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

论的基础。”a但是，理论学习一旦放松，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动摇。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一些同志

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b因此，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加强

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认清弄懂“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

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

们具有相对的性质”c，树立正确的“三观”，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否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

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d显然，如果埋头事务，放松学习，就可能

变为缺乏政治头脑、思想迷失，难以树立正确的“三观”，很可能从生活上的腐化、道德上的堕落，演化

为政治上的变质、经济上的贪婪。值得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在实干和学习的同时，必须养成理论学习

的良好习惯，不断自我革新，警钟长鸣。毛泽东曾经写道：“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

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

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e总之可以说，与物质主义作斗争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地战胜自

我、超越自我、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更是提升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

力和国家软实力的过程。

� （责任编辑：杨嵘均）

Deconstructing and Transcending Contemporary Materialism：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ZHANG Zhi-dan

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ism，deeply rooted in our history，society，ideology and culture，

shows multiple “faces” and has caused many big social issues like contemporary crises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ields and in particular the so-called “materialistic living” . Criticizing and trying to transcend 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value guidance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or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but also helpful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which can 
further help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come tr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hilosophy，we can identify 
four types of disorientation in the values embedded in 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ism：hedonism in the outlook 
on life，money-worship in the outlook on money，consumerism in the outlook on consumption，and putting 
material gaining first in the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we have three ways to guard 
against and transcend materialism：it can be overcome through scientific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the education of right values on the basis of pinning down the origin of materialism.
Key words：materialism；disorientation in values；approaches to the immunity from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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